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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座村庄都有每座村庄的历史，每种历史都流动在一巷巷

的纵横交错一街街的鳞次栉比中。虽然每幢房子存放的岁月有

长有短，经历的风雨也不尽相同，却都鲜活着各自的情节生动着

各自的延伸。无论村庄盘亘成何等形状，是抠抠索索细瘦成时断

时续的羊拉屎状，抑或是堆叠臃肿成一圈儿套一圈儿的圆，耷拉

出一嘟噜又一嘟噜看似多余的赘体，也无论是远远望去富丽堂

皇横看成排竖看成行的错落有致、比肩而立的气度抵天，抑或是

像一片经了霜的秋叶夹卡在大山褶缝里的动弹不得，那袅袅的

炊烟嘈嘈杂杂的鸡鸣牛哞以及村头掏空了的稻草堆拉矮了的棉

柴垛都会有意无意忍不住会告诉你一些什么，让你感动抑或让

你眼睛一亮，让你额手称庆抑或让你的眼神濡染上一些再也难

以揩拭掉的迷茫。村庄的日子保存在每一幢房子里，每一幢房子

都装着每一幢房子的沧海桑田，无论是宽敞是狭窄，是耸立是龟

缩，打开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村庄发展史，集中起来就是村庄延续

的蔚然大观。只有清一色新房的村庄没有历史，只有同色调旧房

的村庄只有过去；贫穷的村庄不会因贫穷而缺失新房的靓丽，富

裕的村庄也不会因富裕而少了旧房的刺目。尽管相拥相连斑驳

杂陈，却都占据着一席之地，盛装着各自的满足，诠释着变迁的

落足之处。人生居家过日子的场所哪家哪户能够忽略不计呢？男

婚女嫁之际哪对年轻人不想以旧换新另立门户呢？有了房子就

有了生活的稳定，有了生活的稳定就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这是

农人之于底线的起码坚守，是累死累活的汗水流淌出的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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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故此，即使是土地吝啬的村庄也免不了有新宅崛起，迎接有

声有色的四季降临：冬天夯实的地基无一例外与皑皑白雪相映

成趣，春天架起的房梁一律在桃之夭夭中姹紫嫣红，夏天的斧声

锯声伴随着蝉唱声势大作，秋天的门槛刚刚迈进去，拔地而起的

新房装载的便是五谷的清香。满载着蹉跎岁月的一幢幢房子就

这样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传递着，成为上一辈对下一辈的交

待，成为下一辈对上一辈的充实。有的大屋因此变成了小屋一分

为二或一分为三，沦陷成了妯娌之间争争吵吵的理由，裂变成了

一扇又一扇再也难以推开的门；有的在衰败的无奈中老化成了

一张张发黄的记忆，每一片瓦、每一块砖都打上了叹息的烙印。

搜寻着每一幢房子延续的日月，不经意间就打开了村庄五彩缤

纷的历史，你会惊愕地发现，有那么几年村庄竟然连一幢新居都

未能立起，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空白！甚至漫长的六十年代、七十

年代，村中立起的新房也寥寥可数。沿着这寥寥可数顺藤摸瓜，

你会进一步发现，能造得起房屋的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长着田

地以外的收入。比如身有一技之长的裁缝、木匠、篾匠，比如摇着

拨浪鼓沿街串巷喊出的那声“鸡毛鸭毛都拿来换洋火哦”的挑担

货郎等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充满了寓意与暗示。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人毕竟是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

农人可以艰窘度日，可以不触摸奢望却不可以疏远生活的必须，

这种人人离不了的生活必须因此擦亮了脑筋活泛者的眼睛，洞

开了近在咫尺的财路，于是，就有了见缝插针的抢先占领，就产

生了相对富裕的人家，就有了寥若晨星的新房崛起。少虽少矣，

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昭示意义。

如今，每一座村庄的日子都程度不同地好了起来，每一幢新

房的立起已不仅仅只是一锄头一锄头从泥土里刨出来的，一分

钱一分钱从鸡屁股银行里攒出来的，一点一滴从碗里身上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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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檩檩椽椽的来源已十分广阔，砖砖瓦瓦的进入已四通八达：

进城出卖力气靠诚实劳动获取者有之，走南闯北沙里淘金抱得

欢喜回的有之，凭精明能耐钻隙入缝聚沙成塔的也有之，合伙开

矿山办选厂一夜暴富者也有之———每一幢房子的立起都是一个

家庭生存状况的缩影，每一种缩影都是力贯腠理的匀速运动。层

出不穷的房子就这样以细微的差别或巨大的差别在村庄屹立

着，追赶着时代的潮流，应合着时尚的跫音。卓尔不群也好，其貌

不扬也罢，每幢房子之于营造它的人来说，其本质都是相同的，

其内在功能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只是外在形状。村庄之于村庄

里的人来说，是屏蔽血脉的源泉，蜗居之地的场所，而进进出出

的房子却是生命的支点，接壤的是历史，延续的是人生！如果把

村庄比做是一棵伟岸大树的话，那么，纵横交错的房子就是这棵

大树的枝枝叶叶，穷尽一切努力吸收营养完成光合作用永远是

枝枝叶叶私下里的事，至于大树摇曳出何等样的丰姿，自然就在

于这些房屋整体的排列组合了。之于仍在旧房里居住却心心念

念换个地方的人家来说，新房的立起，有时比材质的应用、设计

的时尚尤为重要！

然游历其中的外人欣赏的往往是这棵大树的外表，并不在意

虬须劲扎的深度。首先扑进眼帘的是翠绿的叶片密织出的图形，

是枝枝杈杈上亮出的历史的天空。村庄的风景是由房屋组成的，

房屋展示着今天的岁月，村人的现状在其中，曾经的过去在其中，

许多许多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故事自然也就在其中了。

如此一说村庄的风景村庄里的人就视若无睹了？此言差矣！

村庄里的人看自己的村庄那更是一种味道，一种别样的情愫。由

此及彼，他们会听出每一幢房子天籁般的声音，这是村庄生生不

息的声音。昨天毕竟有昨天的苦辣酸甜，今天毕竟有今天的根深

蒂固哇！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小道消息

有人群集中的地方就有小道消息泛滥，有小道消息泛滥的

地方势必就有人群的集中。

小道消息是浅水田里的蚂蟥，只要稍稍踩出水响，立即摇头

摆尾翩跹而至。蚂蟥的种类很多，大的有油菜壳那么大，小的却

微如油菜籽；蚂蟥的颜色也各式各样，既有暗绿色的，也有浅黄、

褐黄、黝黑的，甚至还有通体白色的。这种隐蔽色的应用来自水

域环境的不同：水质浑黄的，那色泽就闪耀着铜质的光；壤色褚

黑的，周身上下就像黑亮亮镀上了一层釉；有秧草沤过的水田洇

开的汁液就使得善于随物附形的它濡染上了翠绿的颜色；而寄

生在鱼鳃鱼腹内的则凝如膏脂，与白生生的鱼肚白一般无二。蚂

蟥的颜色无论是否另类，长出了何等样的形状，都是以勾搭为能

事，以吸血为目的。虽无筋无骨没头没脑抻抻缩缩浓似鼻涕，嗅

觉却极其灵敏，颚齿却极其尖锐，一翘一拱的飘飘忽忽不经意间

就跟随了人的脚步。潜行暗游的攀附动作异常诡秘，任你防范得

如何缜密，是套上了密不透风的防咬袜，还是在光洁的裸面上紫

紫黄黄地涂上了红汞、牛黄，搽上了碘酒、艾草水，都阻止不了它

有效跟踪，拒绝不了它狠毒叮咬。有恃无恐的它一闻见血腥味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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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影随形御水而来，直到强烈的辛辣刺激逐渐为水稀释，防咬

袜上有了可以附着的破绽，便就在波光潋滟中不失时机地挂在

上面了。变化万端的吸盘一俟牢牢地与皮肤连为一体，瘪软在吸

盘里的颚齿便捻出了一根锋芒毕露的针，就那么有若似无地刺

进了人的血管，贪婪地吮吸起来，直到有隐隐的瘙痒和丝丝缕缕

的疼痛袭上心头，俯身低头去看时，它已称心如意顺势落水不慌

不忙遁离了；纵然此刻它仍巴在上面赖着不走，既赶不走它又拽

不出它的你只能举掌在它的四周恨恨地击打着，耐着性子将它

的颚齿大力震出。可有了这套经验你又能拿它怎样呢？鞭笞、绞

首、施之火刑？它不在乎；将它的肚皮剪开摊放在石头上暴晒？纵

然烤成了卷状的一叶它也以抽搐痉挛向你示威；万般无奈之际，

穷凶极恶地找把铁锹铡它，将它一剁两段、两剁成三，不想此举

正中它下怀，生命力极强的它沾水即活，星星点点的雨凌空只掉

下那么几滴，它便又能蠕动了，本来只是完整一条的它，没准儿

却因祸得福，成了鲜鲜活活的两条、三条哩！人类之于这种亲密

接触却须臾也躲不开赶不走的吸血软体伤透了脑筋，只能随时

保持着警惕，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而隐蔽性能更强，且无隙

不钻无孔不入的小道消息比起蚂蟥的难缠来却有过之而无不

及———你憋足了劲儿费尽心机将它顺藤摸瓜抓住了，万般恼火

地剥开了它的腔肠，摊出了脏器，没准儿这一剥一摊也剥出了新

的烦恼，摊出了新的事端哩！

小道消息是冲田水凼里的小叶浮萍。这浮萍开初只不过是

水流里一星半点的绿色，就那么若有似无地在水凼里漂浮着，一

任泥鳅冒出来拱它，小鱼们伸出尖尖的小嘴叼啄它，形形色色的

水虿们翻来覆去的在它的叶片上下攀爬着，稍有一点涟漪泛出

便颠颠荡荡沉浮无定。但正是这一小点微不足道的绿色，才仅仅

几天工夫，忽然就变成了筛箩大的一方、簸箕大的一片。浮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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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蘖速度极快，繁殖率极其惊人，虽上不上下不下没抓没挠，且

根须只有针尖般窄细的一小绺白色，然这一小绺见水就长的白

色却孕育着可怕的蔓延，预兆着即将的占领。只要岸沿边有一

根巴根草的芽胚伸来，凼里头有一茎探出水面的枯枝或一叶不

知来历的衰草浮漂，充满了吸附力的它便在涟漪的作用下自然

靠拢，与巴根草的芽胚、与枯枝衰草浑然一体了。早晨看它的时

候，还只是孤零零的一粒碧绿，到了傍晚，它的下体的周围便衍

生出了一颗又一颗芝麻粒大的碎屑，不几天那些不起眼的碎屑

就与豌豆大的母体不相上下。只消再过时日，一凼的水色便被

簇拥着的浮萍覆盖遮掩。它们犬牙交错地相互穿插相互抬举，

机不旋踵地向着四周围拓展着空间。更为可怕的是，长出了这种

浮萍的水凼从此就生生不息难以清除了：你以为煞费苦心地将

它们捞净了，滗光了，可残存的叶片仍旧会生出根须来，滗断的

根须仍旧会长出叶片来；你发恨将凼水沥干，让凼底干涸、龟裂，

然一经有雨浇淋或新水放入，它们很快又在相互的纠缠中恢复

了原状，而且蔓延的态势更加迅猛、蓬勃———小道消息的茎茎叶

叶很像是浮萍的茎茎叶叶，虽然外表看并无一点共同之处，但诸

如吸附能力强、沾水即生离水即死的内在特征却相似得别无二

致。小道消息一旦有了可附之物，不知不觉就在心凼里扎下了根

须。等到发现它只是一种有害物质时，已经失去了根绝它的任何

办法了。

小道消息是穿街过巷的风。这风有时候来势迅猛，呼啸得人

趔趔趄趄步履不稳，直以为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有时候却凉爽爽

滑润无骨像一只温情脉脉的手，不断地用抚摸亲热你，将无可名

状的惬意搽在你的脸上，快慰着你的面庞，舒缓着你的心情；有

时候呢，却像是一只兔子，在你的视野之内东蹦一下西跳一下，

好奇着你的心，提醒着你的无动于衷。不管这风是疾是徐，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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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啸吼不止还是短暂的一掠而过，无一例外都带着酒糟的

气味、肠胃的气息。它们或恣肆地登高爬低着，或小心翼翼地左

回右绕穿梭着，被人的舌头用耳语的形式传来递去，被唾沫星子

擦得明光锃亮。犯胃作呕抑或精神大振，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反

应———你把它当酒，它就醉人；你把它当作一泡狗屎，它就臭不

可闻。有时，这风阴冷阴冷的宛若是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稍一

触碰，人的脸颊上就刮出了血线般的口子，长出了即将化脓的冻

疮；有时，这风又带着炙烤的声浪，火烫火烫的迸溅出了星屑，人

的嘴唇上就应声植出了血红色的燎泡。风一样刮来的小道消息

刮出的理由也许很简单，但攻城掠地卷扬起的满天沙尘就复杂

成变幻万端的迷离纷乱了。平静起来它可能是一池无皱无褶清

澈澈的水，同等心境的人随便一瞥便能从中看到兴致勃勃的自

己；啸涌起来可能就是一群追腥逐臭的大肚绿豆蝇，密密麻麻的

嘈嘈杂杂令不同心境的人禁不住一阵阵胆颤心惊，踩踩踏踏的

覆被不仅覆被了一个又一个噩梦，也覆被了由此衍生的一种想

象又一种想象。小道消息的笔挥舞起来洋洋洒洒，只消那么三

挥两就，一个轮廓异化的形体便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光怪陆离之

处便涂抹出了一张丑陋怪诞的三花脸，一面将人扭曲歪斜成比

例不一的哈哈镜。但小道消息毕竟只是小道来的消息，小道消息

是可以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也是可以听了风就是雨就那么劈头

盖脸的，它表面上无意要夸大什么玷污什么，骨子里却总是有意

要冲击什么改变什么。小道消息不是律师，却常常扮演律师的角

色，摆出了一副客观公正的架势；小道消息不是赛场维持秩序的

警察，却常常举起落地砸坑的威严，转移了观众的视线，模糊了

赛事的清晰。使得只有一条走向的主干蹊跷地长出了旁枝，长出

了令人讶异的愕然，由不得不打量之时只能细细打量，在将信将

疑之时惶惶惑惑风摆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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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与充满了恶毒的诽谤不同之处是，小道消息是中

性的，可能是是，也可能是非；而诽谤则是贬义的，是也是非，非

也是非，是与非中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小道消息的内驱力

是好奇，是添油加醋式的知他人所不知，穷形毕肖于有鼻子有眼

睛的拱突与彰显。小道消息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是不便公开的话

题，这些话题种类多多，诸如个人隐私啦，利益转换啦，权力再分

配的利害关系啦，突发事件的不明因由啦等等，等等。小道消息

之所以能得以大面积流传，恐怕与承载的关注不无关系。感情色

彩浓厚的小道消息往往一下子就让人看出了目的，个人色彩淡

薄的小道消息就不那么简单了，它将许多影影绰绰的叶叶梢梢

挂在横生的枝枝杈杈上，有形无形地将一种动力转化成了另一

种动力，断章取义地改变了众多目光里的成分，碎裂了许多年深

月久的东西。它可以是黄梅季节里淅淅沥沥的雨，淋湿了万物却

淋不湿地面的流淌；也可以是狂风大作时的雷鸣电闪，阴霾密布

的天空却始终掉不下一小滴的清凉；甚至可以是只朝一个方向

流、只向一个岸沿推的波浪，以有声有色的汹涌，激烈着芜杂的

纷争，澎湃着既有的涤荡。小道消息是存在的附属品，不安的衍

生物，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容易频繁冒出。一片祥和的时候是这

样，翻天覆地的时候是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候是这样，众志成城

的时候也是这样。或许，有着心理依托的小道消息也是有着心理

依托的生活酿造出来的令口舌生津的特殊佐料吧？充满了矛盾

碰撞疙瘩扭结的生活毕竟不是单一的矛所能刺穿、固有的盾所

能封堵得了的，错综纠葛的疙疙瘩瘩扭结出的形形色色的苦辣

酸甜毕竟也是日常生活不得不去品尝不得不去咂摸、且怎么离

也离不了、怎么少也少不得的那种滋味哇！

庄户人家对待穿缝觅隙甚嚣尘上的小道消息能漠然处之的

一律漠然处之，惊讶时虽不免也附和几声，口耳相贴疑惑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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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表情；与己无涉时却也伸出了好奇的触须，无关紧要地表达

一下关切，不管是否融会其中、究竟颠没颠覆真实却大都并不反

感。谁的眼中有阴影不想驱散只愿雾中看花呢？谁的心中负载着

谜团不想得到破解以便看清谜底呢？小道消息中总有那么一部

分长出了人的诧异，提拔了人的兴趣，稀释了平静制造的寡淡无

味，鲜艳了结不出花蕾的严酷冬季，生动了提翠拔绿的沃沃田

野。正是有了如此的接纳，刨根问底才造就了小道消息的泛滥。

客观上看，小道消息的流传离散了某种亲和力也强化了某种亲

和力，小道消息的渗透松动了板结的土壤也肥沃了板结的土壤；

主观上讲，小道消息承载的是发现，唤醒的是迷蒙的意识，却常

常差强人意地沦陷为种植困惑的工具。众多的小道消息中，有的

云开日出就被晒得枝干叶蔫；有的却从此下落不明，不见了踪

影；有的因此更加模模糊糊或者幸而又幸地得到了验证。不管

怎么说，小道消息是可以查清也是没法查清的。可以查清是因

为不查自明；无法查清是因为无法查实更是不能查实的。所以，

新鲜一阵子，惶惑一阵子，甚至暗暗躁动一阵子，也就索然无味，

不了了之。只是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仍旧时常发生。就像春天下

的雨叫春雨，夏天下的雨叫夏雨，秋天下的雨叫秋雨一样自然、

随意。人心里的云彩一旦形成了雨，是不分季节昼夜的，爽性下

出来就下出来了，至于打湿了什么，形没形成流，洗涤了什么又

涂抹了什么，且晶莹了怎样的水落石出，湮没了怎样的荒谬好

笑，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小道消息是存在的剥茧抽丝，是有意

无意发现的附着。构成小道消息的成分并不复杂，尽管时有颠倒

黑白之疑，有捕风捉影之嫌，却基本上有根据有来历不是凭空捏

造信口雌黄，它的实质往往是正名的性质，常常闪烁着匿名信的

色彩。不过，藏头露尾的匿名信是弯曲给有关决策者看的，嫉恨

的是某个人，不满的是某件事。而小道消息则是说给懵然不知就

11



里的人听的，综合着对表象的理解、骨象的猜测等等各式各样的

因素，并无恶念的意图。既有着大吃一惊的及时反应，又有着迫

不及待诉说的因由。因此，小道消息又是沟通表达的平台、亲近

心灵的渠道。目下，像转圈子风在陆家桥上空刮来刮去的小道消

息就有好几种。譬如城里来的帅开文与离婚未离家的管月翠种

种夺人眼球的暧昧关系引发的与前夫陆尚能之间的矛盾；譬如

进城打工的孔媛媛摇身一变的登高望远以及令村人引以为豪的

恋人陆尚智突然莫名其妙成了省城公安监控的目标，抓捕的对

象；譬如官塘垸村的两个小青年在静谧的陈家山坟场蹊跷地发

现一只白色黄鼠狼抱着人骷髅立在坟尖上叩拜四方的耸人听

闻，并且那只白色黄鼠狼紧接着又在夜静更深之际爬上了三家

村青年妇女谢玉娥的床铺嗅闻扯出的那声失魂的尖叫。这些小

道消息苦恼着村人也兴奋着村人，诧异着村人也激动着村人，诸

多变数因此在沸沸扬扬的无解中产生了，诸多精彩因此在枝枝

蔓蔓的蓬勃中有声有色地延伸了。

胃化了的小道消息虽然无意掩饰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生

活却总是有意要真实一些什么。

2. 两位曾经的乡领导

然而，生活太不可思议也太无道理可讲了！你以为唾手可

得、举手之劳的东西，却往往成了一股无法抓住的风，就那么翩

然而至，眨眼间失之交臂，让你的成竹在胸转瞬间便不知了去

向，直后悔没能栽下一棵树，立起风的形状，可捉住了风因此就

能留得住风么？想一想未免又让人不免沮丧；生活真正是木头

木脑又没记性，太让人感到没面子，也太让人觉得无可奈何了！

你刻意躲避、着意不理的人，偏偏成了阳光下的影子，就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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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彼此的脚下，让你不能面对却不得不面对，不愿搭腔却不得

不搭腔的同时，没话找话地虚与委蛇一番，在虚与委蛇中将心头

的尴尬揉捏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陆雪仁现在感慨的是前者，而陆元盛生发的喟叹却属后者。

如果起弓归来的陆雪仁脚步不是那么蹒蹒跚跚装满了心

思，如果陆元盛晨练的疾走不是如此的脚不沾地，两个人不可能

前脚赶后脚地都赶到了这个点上。又一次的一无所获使充满了

悬念的弓一点悬念也没有了，神出鬼没的白鼬在刚刚过去了的

夜晚又扔给了陆雪仁一个奇诡的谜、无法破译的梦，这谜一样的

梦使得怏怏而归的他每一步都踏在白色的幻影里，虚幻出的云

雾中，人就恍惚起来，脚步就踯躅起来，抬起来踏出去的步履因

而就显得机械、显得忧心忡忡了；多年来的习惯使得陆元盛体内

的生物钟一到清晨六时就铃声大作，雄鸡一样喔喔叫个不止，撺

掇他怂恿他起床出外呼吸新鲜空气，只不过未挂甲的时候是围

着乡政府慢跑，而现在却是绕着村疾走，围着乡政府慢跑与绕着

村疾走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围着乡政府慢跑是为了展示活力，展

示那样的一种精力充沛，绕村疾走却纯粹只是为了锻炼，虽然性

质不尽相同，心气儿却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的心气儿与大相径庭

的心思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撞在了一起，在这寒风凛冽的早晨，在

这阒无人迹的村口。

不愿搭腔却只能搭腔。你不愿搭腔的人是亮在你心头上一

块不可愈合的伤疤，一种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你却

不一定就是你不愿搭腔的人心头上一块不可愈合的伤疤，一种

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岂止如此，你心里的那块疤兴

许因此还闪耀出了一面亮闪闪的小圆镜哩！只是从这面亮闪闪

的小圆镜里，你不愿搭腔的人看到的不仅是珠胎暗结的印字，更

是心头淤结板硬了的块垒。块垒的形状是时光隐滋暗洇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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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印字的颜色却是潜移默化濡染出的色泽！

打个招呼淡化不了什么也表明不了什么，心里面的东西对

于有了点岁数的人来说有时并非是靠面皮上的表情来单纯刻

化、机械形容的。

“早哇！”

陆元盛旷达地扬手问候顿住了快步疾走，缩回手时本能地

掬在唇前哈了哈，并随之搓了搓。与其说是在强调早晨的气温

太低，不如说是在掩饰心头滋出的那几分不自在。

“嘿嘿，你也不迟嘛，转了好几圈了吧？”头脑里幻影百生的

陆雪仁仿佛这才回过了神，蜻蜓点水似的在陆元盛宽大的脸膛

上连连点了几眼，自嘲地摸了摸枯窄的稀眉上白霜一样的汗凌，

没话找话地说，“是哩，搓搓手，走上几步就有暖和的味道了！”

陆元盛的嘴一哈、手一搓，他的这句话就长出来了。这里面

当然有关切的成分，有感同身受的成分：虽然风硬干冷，走了一

路的他不也走出了浑身的热乎，走出了凊凊的汗液么？

“是呀，搓搓手、走几步路身子是暖和了，可心里暖不暖和就

不是搓搓手、走几步路能办到的事了。”陆元盛不喜欢这个动作。

陆雪仁的这个动作将陆元盛心里的痒痒话搔得“咯吱吱”叫了起

来，就有了反唇相讥的欲望，有了借题发挥的宣泄，只不过这略

带攻击性的挑战同样是以关切的外在形式表现的，“老兄啊，我

猜，你这一而再、再而三摸着黑的去赶着早的回不仅是为了身上

暖和，恐怕更是为了心里的那种暖和吧？”

陆元盛的“猜”直截了当地揭开了表象，不动声色地抖露出

了实质。这“猜”既不是指目的，也不是指猎鼬本身，而是指出发

点，指的是动机。这当然与破解白鼬之谜本身有关，与陆雪仁有

意哗众取宠的这种行为有关。

“身上嘛倒确实如你所说是暖和了，可心里确实暖和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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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假装未听出什么的陆雪仁摇了摇锥形脑壳，轻描淡写地看

定他。他知道这句话另有含意，也听出了其中的况味，却故作不

知只作字面上的理解。他有他的妒意，陆元盛有陆元盛的好奇，

只不过彼此都不愿点破、也不能点破罢了。“下弓、起弓就好比不

结果的花粉粉艳艳的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你觉得开出了袭人的

香气，没看出也开出了我一脸的丧气了吗！也是奇了怪了，明明

是手拿把掐一下一个准的事儿，白鼬的足印就留在那儿哩，身影

就长在那儿哩，洞挖了，弓支了，它也的的确确把弓触炸了，偏偏

连一根白毛都没拽下来，偏偏就找不出它脱弓的任何理由！唉，

只怕是人老喽没用了，连应该看透的蹊跷也看不透了，无能呐！”

他不由气馁地拍了拍挂在肩头上的那两张空弓。

“这不是你没用、无能，是白鼬太刁邪、太不一般、也太神乎

其神得让人看不透拿捏不准了！”陆元盛拿大度宽慰他，侃侃而

出的话语里就显得很有内涵了，“乡间有谚：眼愁手不愁，手是好

汉，眼呢，是懒蛋；又道是人比山高，脚比路长，再高的山不也踩

在了人的脚下？再长的路不也被人走短了？别太看重了结果！收

获是什么？收获其实只是充实，是自己对这种充实的认同度！纵

然白鼬不上弓，该得到的你不都在下弓、起弓的过程中得到了

么？起码，你对白鼬又有了新的认知！”

“你这是安慰我哩！”陆雪仁自愧不如地感叹，“怪不得县委

马书记总夸你这张嘴好使，是个难得的人才哩，话说得就是有水

平。再稀松平常的道理从你口中一出就有了分量，有了经典的意

味。啧啧，既通俗又透彻，既深刻又大气！”

陆雪仁赞美的时候，陆元盛清清楚楚看出了昏疲的眼神里

倏忽间滋出的阴霾，也清清楚楚觉察出了话里一语双关的成分。

“这个老滑头！”心下顿时裂开了一道缝隙，洇出了几丝隐隐作痛

的不快，只不过这不快并未浮现在脸上罢了。陆元盛和陆雪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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